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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月，一个周末的下午。

艳阳高照，晴空万里，温暖湿润的空气突袭成都。在这

个季节里，男人们脱掉了恋恋不舍的春秋裤，女人们翻出了

蓄谋已久的低胸衣。体内的激素告诉我，春天正式光临。

浅蓝的衬衫，深灰的西服，黑亮的皮鞋，我油头粉面地

开着车听着枪炮与玫瑰的“

直杀天府大道的“南草坪”。据大学同学乐飞在电话中说“档

次之高，规模之大”的首次大学同学会将于今天下午在这里

举行。

我当时就在想，怎么又是同学会？前两周才参加了小

学同学会，而今又是大学同学会。是不是春天这个季节就适

合搞同学会？所有人都蠢蠢欲动，所有生命都荡漾生机，就

连荷尔蒙都在漫天飞舞，毫无秩序。

想起上次的小学同学会，就觉得好笑。所有男同学都抱

着 搞垮一对算一对”的战略指导方针，对在场的几个已婚

的漂亮女同学实施了轮番骚扰，企图暗渡陈仓。动作之轻

浮，语言之暧昧。好事之徒借机用数码相机在现场抓拍，而

后实况转播到了校友录上。后来，十分不巧被几位女同学的

家属看到，后果可想而知。刚听说因为这件事其中一位女同

学已经和她的“那口子”跑了第二趟民政局。也怪班长给那

次同学会定性在“真情对对碰”的主题，结果是所有男人都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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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拳擦掌，所有女人都坐以待毙。

今天的大学同学会不应该再走这种路线了吧，我想。

果然，本次同学会被班长海子拔到了“校友经济”的理

论高度，看来他的“野鸡” 没有白读。

“校友经济，”他抑扬顿挫地说，“是最近相当流行的词

语。大家都是同学，同窗这么多年，互相知根知底。现在，

同学们从事的行业五花八门，分布的区域天南地北。行业差

异、地区差异，就有可能蕴藏巨大的利润空间。比如大家都

知道，电位差产生电压，从而有电能。水位差产生水压，从

而有水能。现在同学之间的差别，必然产生一种力⋯⋯”

“异性相吸的引力。”有人道破天机。

“肤浅，听我继续，这种力产生有效碰撞，就有可能产

生另外一种利 利润的利。如果我们在叙旧的同时能够从

同学中发掘生意上合作的可能性，发生经济关系，那就更有

意义。我发现这里还是有部分同学在做生意，有钱大家赚

嘛。还在打工的同学也别泄气，说不定这里就有你当老板的

第一桶金。”

我心想经济关系倒不一定发生，发生其他关系倒是大

有可能。不过仔细想想，他说得还是有道理。毕业三年，班

上已经有一批做生意的同学先富了起来，开洋车住洋楼泡洋

妞。我们这些打工的相比之下混得就比较惨，想挥霍没有挥

霍的本钱想节省又要绷够白领的面子，实在上下两难。

海子说让我们每人交一百块活动基金，多不退少要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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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在读研的乐飞首先不干，说我们这些穿校服的是不是应该

免单。海子正在进退两难，赵松掏出两百块钱砸在海子手里

说千万别提钱，现在提钱伤感情，今天凡还穿着校服的他全

包了。此话一出立马有七八个人踊跃报名。海子在一边笑嘻

也算穿校服的吧，赵松说“野鸡”的不算嘻地说读 ，

搞的海子很下不来台。

大家都在七嘴八舌，说长道短。男人们正在切磋最近是

不是有什么财路或者妹妹大家资源共享，女人们讨论的就是

谁的男朋友帅谁的老公有钱谁的衣服新潮谁的身材见宽⋯⋯

这可以从侧面看出男女的社会职能和分工。男人的职能是挣

钱，女人的职责是花钱。男人拼命把钱刨进来，女人努力把

钱花出去。这是不是就是社会经济滚动的原动力？

海子看场面混乱，站起来号召我们一个一个说最近三

年都干了些什么勾当，无论惊天动地还是微不足道，只要交

流就能沟通。渠道通了，财源滚滚，想堵都难。

看看大家都没有第一个吃螃蟹的意思，海子带了个头

说他毕业后铲了点小生意，顺便读了个 ，班上认识了

很多大老板，对他的生意颇有益处。“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

我未来的影子，”他骄傲地说，“这不最近终于成立了个公司

当上了老总，倒腾点钢材建材，同时网罗些人才。”

“公司规模怎么样？”也不知谁问了一句。“算上我和兼

职会计一共三 和一台奔三个员工外加二十平米

海子羞涩地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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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松说他在深圳倒卖机站设备，赚点运营商的钱，他很

含蓄地说。“这次我可是把一笔重要生意推到了下个星期一，

专门腾出空周末来成都的。”他最后强调。

大李说他在一家公司打工负责出口贸易。海子说：“就

你那操性英语四级都花了一千块找的枪手才蒙混过关，最简

单的英语出口都结巴你还搞出口贸易？”大李笑着说此出口

非彼出口，他所谓的出口贸易是指公司代理了一个品牌的马

拓拓”，他提高了嗓音桶他在负责销售。“牌子叫做 。

“咱班的头号帅哥怎么不上去说说？”也不知哪个不懂

事的女同学冒了这么一句。

一阵起哄的声音。

“我没什么好说。”我被他们哄出来，一直以来我被班上

的仅有的几个女同学评为“头帅” 我倒不这么认为。

“反正早晚都要说，既然广大女同胞都要求了，你就不

但是请你注要推辞了吧 意，尽量拣不黄色的部分交待，别

教坏了纯洁的。”海子落井下石。

又是一阵起哄声。

“我真没什么好说的。现在在一家成都的房地产公司打

工，做策划工作。以前在深圳创世生物跑市场全国卖药这些

你们都知道。”

“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？不能吧。交待实质问题。”海子

说 。

“还有什么？真没有了，剩下的都是不能说的，属于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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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隐私，你们也太坏了老是爱打听别人的私生活。”我说。

“那你在深圳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成都啊？”有人问

我。

“感觉流浪了两年累了，想安定下来，落叶归根嘛。”

“就这么简单？”

“就这么简单。”我斩钉截铁。

想起回成都已近一年，收入还算稳定，生活波澜不惊，

人生毫无激情，基本过上了流浪时候曾经向往的日子。但这

种日子稍微长久，就会感觉厌倦不堪。有时还是怀念流浪的

日子，怀念那些留下我脚步的城市，怀念那些我生命中匆匆

的过客。这次同学会撩动了我回忆的神经。

从深圳说起。

年初，初春初到深圳是 的深圳是干净明快的。

下了飞机，儿时的伙伴乔乔早已在出站口等我。他带我

上了民航大巴，一路奔波把我领到了华侨城的尼斯酒店下

榻。尼斯酒店的对面是锦绣中华和世界之窗，旁边还有欢乐

谷，从房间的窗户远眺，感觉深圳真是美。这是我对深圳的

第一印象。

我跟乔乔是多年的朋友，我们先后出生在四川一个偏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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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的小县城，父辈是相当要好的伙伴。不过，我 岁的时候

随父母搬迁到了成都，乔乔仍留在县城里读书。后来，由于

他学习成绩突出，跳了一级，比我先一年考了大学，而且是

大名鼎鼎的清华。我羡慕之余暗下决心要努力学习。不过事

与愿违，无奈之下本着就近原则我考上了四川 在四大学

川至少首屈一指 我当时心里这么想。乔乔大四的时候学

校要保送他硕博连读，他说但凡保送硕博连读的都是清华的

二等学生，真正优秀的只读硕士。遗憾的是，当时我不太明

年毕业来到了深圳白个中的道理。后来乔乔 ，找了一

口饭吃，我心想家很有名的外资照明公司说仅 我什么时

候能混到这份上也就无欲无求了。坦白地说，乔乔虽然岁数

比我小，但我对他总有种默默的崇拜。

安顿了下来之后，乔乔请我吃了顿饭，在一个很随便的

饭馆点了一些很随便的菜一结账一张大团结就随便地花了出

去。我看了看账单发现一包纸巾居然要五块钱，我问乔乔这

算不算合理收费乔乔耸耸肩对我说在深圳很正常，哪怕你告

”也爱莫能助。我心想还是四川的“串到“ 串香”打

的粗，卫生纸人手一卷敞开了用还

深圳吃饭偏贵，这是我对深圳的第二印象。

第二天清晨，打车到联合广场的创世生化报到。路途

中，好好欣赏了一下深南大道、滨河大道和深圳的高楼大

厦，心想改革开放的窗户就是漂亮，成都什么时候赶上这水

平估计“西部大开发”也就功德圆满了。然而一路上出租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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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咪表不停“嘟嘟”地叫，影响了观赏的兴致。为了探其究

竟，我仔细研究了一下，得出了以下结论：

就是深圳的出、 租真 贵，每

毛钱；

、每跳一次还要“嘟”

通好，基本不堵车，感觉一路就是“嘟 ”过去的。

深、 圳开出 分租的大部 是湖南人（后来听说

的），一路上就听那个不知道湖南哪个旮旯的司机拿

着麦不停地叽里呱啦乱叫。

深圳的出租车冷气好像从来没、 有关过⋯⋯巨

寒⋯⋯

好不容易到了联合广场，一看四十多块钱，顿感生猛，

不过男人总是好面子的，我给了五十块钱，还特虚伪地说了

一句：“不用找了。”可结果很让我失望。司机连“谢”也没

说一声就跑了。后来乔乔告诉我，这些事情司机见多了，多

给几块钱根本不会觉得奇怪，如果让司机找钱才会觉得你穷

酸。我心想，什么世道，还是成都的出租车司机“懂社会”。

这是我对深圳的第三印象。

填好一切表格后，我就算正式加盟创世生化了。那时心

里暗自偷乐，我也冷不丁混入了白领的队伍⋯⋯

创世生化在联合广场顶楼，直接可以看到香港⋯⋯的

隔２５０米跳

地响一声，加上深圳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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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，还有繁忙的皇 地岗口岸。那会儿什么都不懂，特傻

马上拿起手机狂拨成都同学的电话，特自豪地告诉人家：我

公司旁边就是香港⋯⋯

现在想起来，感觉自己巨“菜”。

那天下午，公司给我们一帮新去的员工一人发了五百

块钱，说是“安家费”。看着那帮人一个个就跟过年似的，我

无言。

晚上被公司安排在景田的天健公寓“下榻”。两个人一

间，环境还过得去，有床有厕所有电扇。我的室友是一个来

自湖北小县城外貌极其憨厚的小子，人称余胖。

“抽烟，兄弟 ”余胖递给我一根芙蓉王。

“谢了。”我接过来，心想这个穿得像杀猪匠一样的土老

帽档次倒是不差。

“听说从四川来？”余胖给我上了火。

“对，成都的，你呢？”我客套地点了点他的手。

“湖北的，监利听说过吗？跟湖南的岳阳比较近。”

“没，在哪儿读的书？”我问他。

“北京，一个屁学校 大的？”，听说你川

“嗯，这次好像来了十多个川大的，不过我都不认识，学

校太大，没办法。”我躺倒在床上。

“普通话说得好啊，有点北京味儿。你有一米八吧，怎

么看怎么不像四川的，四川的男人都矮。”余胖的观念根深

蒂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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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打小在一个内迁研究院长大，那儿的孩子就两种口

音，一是北京话，一是东北话。而且，四川 男的也不矮，我

在我们高中班上都排不上号，篮球赛的名额从来没我。”我

骄傲地说。

“是吧，”他有点将信将疑，把烟头扔到地上踩灭，“你

特招女孩儿喜欢吧，面带桃花。”

“没有啊，”我不清楚余胖为什么谈起这个问题，“没有，

真没觉得。”余胖的一番话让我想起了刚刚分手的罗婧菡，

本已忘却，稍一提起又让我痛苦不堪。“早点睡吧，明天早

上还要培训呢。”我提醒余胖。

余胖点点头，倒在床上， 声顿起。

我的第一个深圳不眠夜，因为余胖，还是因为罗婧菡，

我不得而知。

三

深圳的节奏是高速的。

在大街上走的人群除了老幼病残以外，步行速度基本

都在成都人的两倍左右。从他们的眼中，看到的大多是期许

和快乐。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，他们信奉成功哲学，他们是

深圳的支柱。

到深圳一个月后，我思想上有两个改变。一是，乔乔对

我说深圳很现实，没有钱就没有社会地位，所以我坚定了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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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要好好工作，争取尽早出人头地；二是本以为性格上与我

相去甚远的余胖居然跟我很对路，我们已然称兄道弟。

四月的一个下午，公司副总找我谈话。他问我各部门实

习之后，对哪个部门的工作最感兴趣。我说感觉证券部和新

药市场部比较适合。他诡异地笑了笑，说他在川大面试我的

时候就觉得我最适合做市场，想推荐我去新药市场部。然后

对我神吹了半天该部门的诱人之处，并且时不时提及作为这

个部门员工的待遇会很丰厚。看来他看出我属于意志薄弱的

人，在关键时刻定经不起诱惑。经过不到一秒钟的思考，我

答应了他。

没想到，第 坐二天我就被派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培训

在飞机上我还在想，这就叫深圳效率吧。

那是我第一次去上海。

“虹桥机场果然是一如传说中的烂”，我给余胖打电话

的第一句如是说。他在那边给我一顿乱贫，最后嘻嘻哈哈地

叮嘱我一定给他捎个上海妹妹 ，我骂道，同时回去。“傻

心里盘算着自己找一个倒是不错。

上了辆出租车，我特客气地告诉司机说：“麻烦你去第

二军医大学。”

这个典型的上海男人转过来对我说：“两军大是哇，坐

好。”

我心想，二军大就二军大，非要说两军大，上海话的确

有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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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上我住在二军大的招待所，是个号称按三星级标准

建设的“小炮楼”。

吃完晚饭，躺在床上打开电视。电视里放着港台的劣等

电视剧和综艺节目，我顿感无聊，立马拨通了大学比我高一

年级的哥们儿阿亮的电话。这厮听说我来了上海，激动万

分，说是要马上过来找我，让我先梳洗梳洗蹲在宾馆别挪

窝。哎，这小子还是没有变。

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，阿亮已经出现在我楼下。令我惊

跑车。他对讶的是，他居然开了一辆红色的 我笑

笑，说：“我老爸给我买的，怎么样？”

早就听说他家有点钱，没想到居然跟我差距这么大，这

使我立刻产生了强大的自卑感，不过通常这种时候我的外表

都会异常平静。

“不错，”我来回打量着那辆 “就是不配你，配我。”

“去死吧，”他大笑，“走，上车，哥哥我带你潇洒去。”

在车上，我已经开始联想一些花天酒地的地方，心中暗

自欢喜。

在大上海的小街小巷穿梭了二十分钟，我们抵达了

酒吧。

四

酒吧门外，阿亮介绍说： 在上海非常有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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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演艺界的名人和老外都喜欢来这里，美女多的就像苍蝇

一样，随时在你身边绕来绕去。”

“别，别，我觉得您这样比喻特别不好，苍蝇围绕的那

是排泄物。”

“我就是那么个意思，总的来说，数量和质量都属上

乘。”阿亮很自豪。

听他吹得天花乱坠，我心里方寸大乱。

“这么说您不是第一次在这儿作案了？”我笑嘻嘻地问

他。

“大多都未遂吧，这方面还得多向你请教。”阿亮谦虚地

说。

“你还请教我？别假谦虚了， 都混上作家级别了。”

“作家，什么作家？”阿亮推开酒吧的门。

我走在头里，转过头说：“没听说过现而今管流氓都不

叫流氓都叫作家。”

阿亮笑笑：“不行不行，还是你文笔好。”

其实 是一间不大的酒吧，属于小面宽、大

进深的构造，砖混结构。从建筑学角度讲，并不现代。但酒

吧老板好像很懂空间划分，把吧台、过道、座位巧妙地结合

在一起，让人既不感觉铺张，也不感觉拥挤。从装修上看，

众多符号、标识、饰品精妙点缀，后现代主义痕迹颇浓。

我们在吧台入座，环顾四周，酒客稀稀拉拉，美女屈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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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数，颇为让我失望。

阿亮很“明事理”地劝我：“别心急，现在才八点多，美

女都在家里化妆呢。也怪我，没先通知她们您来了。”

我笑笑，心想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小子读了四年川大

怎么变得这么贫，要不说教育体制要改革呢。

，两听汤力水他叫了一瓶 ，

说是要跟我不醉不归。

丫的大学四年从来我笑着说：“ 不喝烈酒，最近练出来

了？”

“这不您来了吗，我还装什么雏啊！”他如此回答。

原来， 就是龙舌兰酒，原产地在墨西哥。阿

亮介绍，喝这种酒很有章法，先把一片柠檬含入嘴里，然后

端起杯子撞击桌面，趁着泡沫迅速喝光，最后用舌尖舔一把

盐。看着这厮喝完以后享受的表情，让我着实恶心了老半

天。

十点钟左右，酒吧开始大量上客，美女一如阿亮所说越

来越多。我的目光开始游离，不断地扫描着各个角落。

“你还是含蓄点，”阿亮提醒我，“别直勾勾地看着人家

好不好，就跟刚放出来的大尾巴狼似的。”

“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，深圳的女孩儿那叫一个次，好

不容易到上海了还不允许我广泛接触群众？我跟你说深圳整

个就是一民工聚居地，你可以听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口音，在

那儿学方言不到一个月准跟个八哥似的。”我举起杯子“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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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一声碰击桌面，举起酒杯，一饮而进。

“委屈了，兄弟，还是上海好吧？”阿亮端起酒杯笑着

说。

“好，太好了，人文景观相当不错，”我点了根烟，“有

点太平天国的意思。”

“瞎扯！”阿亮不屑地看着我。

“所以像你这样的资产阶级阔少就是不好，不学无术，

养尊处优，五谷不分，四体不勤，”我猛吸一口烟，“太平天

国就是有田同耕，有衣同穿，有女共赏，”我顿了顿，“现在

网络流行的资源共享估计也是世袭了老洪、老冯他们的思

想⋯⋯”

话音未落，突然感觉有人拍我的肩膀。转过身去，一个

典型的上海美女伫立在我面前，手里端着一杯啤酒特羞涩地

对我说：“侬与我喝杯酒好不啦？”

酒吧适时地响起陈小春的歌：“多谢老天爷，把你给了

我⋯⋯”

五

在我的记忆里，那个女孩儿是漂亮的、性感的、羞涩的、

无助的。我经常会对这类的女孩儿产生强大的保护与占有欲

望，在成都、在深圳、在武汉、在长沙都是如此。

所以，我庆幸她的出现，我期待接下来事情的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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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凑近她的耳朵，小声问她：“为什么要找我喝酒？”

“我的朋友在那边，”她指了指另外一桌冠冕堂皇的善

男信女，“我们在玩游戏，我输掉了，他们让我随便找个男

人喝喝酒，帮帮忙好不啦，帅哥？”她显得及其无辜。

虽然我对她最后对我说的那两个字深表怀疑，但我还

是举起了我的酒杯，与她轻轻一碰，“对了，怎么就找到我

了呢？”我不依不饶地问她。

“你是帅哥呀！”她笑着露出可爱的牙齿。

“我旁边这位也不差，开宝马的。”我指指阿亮。

阿亮在一边自命清高地端着杯子，一副与世无争的姿

态。

她瞟了瞟阿亮，继续苦苦哀求：“你都跟我碰了杯了呀，

快喝吧，给点面子，朋友笑话我了。”

我心想这种场合想要达到目的也比较困难，于是与她

再次碰杯，一饮而进。

说了声“谢谢”后，她走开了。

阿亮一脸 丫的艳福不浅啊，小样儿坏笑地看着我说：“

长得跟一大冬瓜似的，居然还有美女给你献殷勤。”

我笑了笑，未置可否。

后来我心里一直还在想着那个女孩儿，我甚至还在回

味她身上的芳香，我已经无暇顾及周围的一切。

平心而论，我很看不起在酒吧里勾女的男人，因为我认

为他们是低级的、恬不知耻的、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。但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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